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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余冰玥

高考填报志愿时，王晶晶觉得仿佛全家人

都与自己为敌。

由于发挥失利，她的分数只比一本分数线

高两分。王晶晶不甘心想复读，爸爸却不同意，

“复读结果未必好，我找人帮你选个合适的学

校”。王晶晶尝试抗争，把自己锁在房间 3天不

吃不喝，爸爸把家里所有的亲戚都叫来劝说，对

她进行电话“轰炸”。最后，王晶晶妥协了。

妥协后，她选择“摆烂”，任凭父亲为自己选

择所谓“好”的学校和专业。“我对他说，学校你

随便填，专业也随便填，我没有任何想法”。

从小到大，父母对王晶晶有两条铁律：学习

好，禁止早恋。在满足这两点的前提下，王晶晶

完全不用做家务，生活被照顾得特别周到，“只

需要好好学习，其他不用管”。“一方面，他们觉

得我不能干家务，另一方面，我享受这些的前提

是必须符合他们的期望。”王晶晶觉得，自己在

父母面前永远在“扮演”一个乖女儿，一举一动

都在父母的监控之下。

对孩子无所不管，像直升机在孩子上空盘

旋，随时准备介入孩子的一切：日常生活、考

试升学、求职恋爱……这类家长被称为“直升

机父母”。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心理学家海姆·吉诺

特在《父母与青少年》一书中提出“直升机父母”

（Helicopter Parents）的概念。半个世纪过去，这

类父母依旧常见。很多“为你好”，实际上却给子

女戴上了“爱的枷锁”。

每到重大节点，我的人生方向
就被父母掌握

刘然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轨迹不被自己

掌握，而在父母手中。

文理分科时，爸爸对他说：“男生就该学理

科，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尽管文科成

绩比理科好，刘然还是放下了自己从小喜欢的

地理，绚烂的星空和有趣的地形图从此成为鲜

少有空触碰的业余爱好。

高考填志愿时，爸妈研究了半天告诉他：

“计算机专业前景光明，有利于将来出国找工

作。”当时对未来还没有太多规划的刘然填上了

港校的提前批志愿，并顺利被计算机科学专业

录取。“内心想当一名地理老师的呐喊被现实逐

渐淹没，在前途面前，孩子并没有和家长对抗的

资本。”

刘然从小到大都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等

到真正去了香港、读了计算机，刘然才意识到一

味顺从父母安排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自己对

父母选择的“好专业”完全不“感冒”，以至于上

课盯着课件发呆，刘然一度陷入煎熬的境地。

高考、读研、求职、找对象，每到重大人生节

点，孩子总少不了和家长讨论。“父母之爱子，则

为之计深远。”刚和女儿就职业规划争执了一场

的妈妈陈淑萍很不解。就读于中文系的女儿未

来想当老师，但从事了近 30年教师工作的陈淑

萍并不希望孩子走自己的老路，想让她考公务

员。“当老师累，操心。她性格文静又单纯，当了

老师还不得被学生欺负死，坐办公室多舒服。”

对于“直升机父母”的说法，陈淑萍有些不

赞同：“孩子从出生到成长，对她影响最大的还

是父母，最懂她的也是父母。现代社会竞争激

烈，我也是希望她未来过得稳定又舒坦。父母这

样做，难道不是出于对孩子未来的负责吗？”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爸妈比你有

经验，吃过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北师大珠海

分校教育学院副教授高艳发现，父母总会觉得

孩子小，“自己理应告诉他怎么做”。但实际上，

面对填志愿等重大人生抉择，父母和孩子都处

于“盲人摸象”状态。

专业“好”与“不好”，父母大多以自己既有

经验进行衡量。但时代发展变化飞快，拿以往几

十年前的经验给孩子的未来几十年铺路，本身是

一个悖论。即便根据当下最新经验，也未必全面。

“关于到底走什么样的路是好的，孩子摸到了‘鼻

子’，父母摸到了‘耳朵’，双方各执一词，都觉得

自己是对的，但实际上可能都不全面、不充分。”

高艳认为，无论父母还是孩子都要认识到自

己的看法是片面的。例如高考报志愿，预测一个专

业未来发展趋势是非常复杂且艰巨的任务，需要

双方一起探索“大象长什么样”、了解专业是什么，

搜集相对全面的信息，一起说理由、做决策。专业

的选择一定要在尊重孩子喜好的前提下，再考虑

外部环境需求。

“如果最后还是有分歧，父母也一定要放手给

孩子自己作决定。”高艳指出，孩子总有一天要学

会自己作决定。如果父母一直替他做，他就不会有

这个能力。就算做错了，他也学到了教训。

“把高考报志愿当成人生决策练习。当然高考

很重要，但是相比一辈子，这才是刚刚开始。父母

不能陪孩子一辈子，未来还有更多重大人生决策

需要他自己决定。”

父母的电话铃声在我的生活上空盘旋

除了重大人生节点，父母的“关心”还渗透进

日常生活的每一天。

在心心念念许久的五月天演唱会现场，吴雪

薇没能开心起来。刚抵达会场时，妈妈的电话就打

了进来，“你在哪儿？和谁一起去的？在外面不要待

太晚，结束了赶紧回来……”接到电话的一瞬间，

吴雪薇的美好心情瞬间瓦解。

演唱会当天，吴雪薇就和妈妈说过自己要看

演唱会，有一段时间没能回复她。但只要吴雪薇没

及时回复微信，妈妈就会开始疯狂打电话。“如果

我没接到电话，她就会觉得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我

手机丢了，要么我出事了。”吴雪薇耐着性子回复

妈妈在看演唱会，网络信号不好，但手机依旧响个

不停。演唱会结束后，手机上已有 8个未接来电，

还有一长串未读微信。吴雪薇觉得，束缚与压迫感

扑面而来。

这种束缚几乎贯穿着吴雪薇的成长。小时候

去闺蜜家玩，妈妈会要求拿到闺蜜电话，“联系不

上你，我就问你闺蜜，确保你俩安全”。工作后，吴

雪薇曾因为做项目出差 3天，妈妈还想获得项目

负责人的电话，吴雪薇很无奈：“妈妈你不要这样，

那是我的领导。”

吴雪薇从小身体不好，童年几乎都在医院度

过，因此妈妈对她照顾得非常周全。高中时，妈妈

特意换到吴雪薇所在的学校工作，方便照顾她。大

学里，吴雪薇的被子常常跨省寄回家给妈妈清洗，衣

服也是妈妈按照季节分批次寄过来。“她怕我的被子

晾在外面被别人偷了，也害怕衣服被我洗坏了。”

大三时，由于学习压力大，吴雪薇感冒发烧，

电话时和妈妈说“我好难受”，妈妈紧张担心得一

晚上没合眼，甚至想连夜赶到吴雪薇所在的城市

照顾她。吴雪薇很无奈，“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她心

里我永远在糟蹋自己的身体”。

到了研究生毕业找工作时，妈妈开始担忧。

“她觉得我去陌生城市工作，一个人没有办法好

好照顾自己，甚至让我放弃别的城市的面试机

会。”这让吴雪薇觉得，妈妈在潜意识里是不信

任自己的，“她不相信我能照顾好自己，她甚至

不愿意相信我已经长大了，在她眼里我始终是

一个小孩子。”

“对于习惯了背负孩子前行、视子女为自身一

部分的中国父母来说，要接受子女逐渐脱离家庭

的过程，是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和观念挑战。”美

国执业心理咨询师陈兑在其著作《走出原生家庭

创伤》里写道。“直升机父母”的出发点都是对于孩

子的爱，然而家庭是不断变化和调整的系统，在不

同成长阶段有不同任务。从青春期开始，子女需要

父母给到锻炼独立自主能力的机会。当子女成年，

家庭最重要的任务是支持子女离开父母，开始自

己的家庭成长周期，接纳亲子关系转变为平等的

成年人亲子关系。

但许多父母难以完成这项转变，也无法达成

“为你好”的目标。

高艳在任教过程中遇到过类似的“过度教养”

案例，一个通过数学竞赛保送上大学的男生，开学

后却不去上课、数学分数极低，衣服也常常脏兮兮

的。高艳去找他聊，男生说自己有些抑郁、不想上

学。“他的父母在生活中都很强势，把他照顾得也

特别好。”过去的生活中每天一睁眼，牙膏都已经

挤好、换洗衣服提前放在枕头边。“没有自由，连穿

什么衣服都无法自己决定，非常窒息。”上大学后

他发现自己非常无能，连洗衣服都做不好，便选择

对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摆烂”。

“小到生活琐事，大到高考填志愿，如果父母

总觉得孩子还小、做不好，不让他自己做，未来面

对其他重大选择，更不知道如何是好。”高艳指出，

过度教养的背后，其实是对孩子的不信任感。父母

把孩子照顾得太好，实际却是在对孩子说：“你不

行，你不可以，你需要依赖大人。”这会导致孩子的

自我效能感弱、不自信，甚至贬低自己。“这是对父

母的反抗，也是对自己的攻击。”

逃离“直升机父母”的漩涡

逃离“直升机父母”的漩涡并非易事。孩子逐

渐拥有独立意志，追求自我的尝试时常与父母期

盼发生碰撞，却往往困于孝道与父母权威。

为了让吴雪薇留在省内工作，妈妈给出了很

诱人的条件——帮她买房减轻压力、提供当地的

人脉资源、介绍优秀相亲对象……妈妈甚至哭着

对她说：“我求求你不要这样，不要离妈妈太远，我

现在就特别后悔当时离你姥姥太远了。”

吴雪薇非常纠结，很害怕自己的行为让父母

伤心，但同时她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能接受，

“如果我留在本地的话，我一辈子都逃不出他们的

控制，包括我的感情都没办法由自己做主”。

“对于孩子而言，面对父母的控制常常是无力

反抗的。”高艳认为，如果父母自身没有觉察到自

己的问题、缺乏外部支持，孩子很难摆脱父母的掌

控。“或许要等孩子足够大，可以离开父母、离开

家，有机会锻炼自己，学会独立处理更多问题，才

能慢慢脱离父母的过度保护。”

纪伯伦曾在《致孩子》中写道：“你的孩子，其

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

生的孩子，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

来，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

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有

自己的思想。”

如何不“以爱之名”绑架孩子？高艳认为，首先

父母自身需要警醒，将孩子作为一个独立、平等的

人看待，而不是自己的所有物。其次，孩子可以试

着和父母沟通。

“不是和父母闹，谁胳膊粗谁胜利。而是多向

父母展示和证明：你在某个方面知道的内容比他

们多，让父母看到你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能力。可能

他们一时半会儿改不了，但如果他们真正为你好，

会听你的。”

反复考虑下，吴雪薇下定决心去深圳，把所有

本地的 offer 全部拒掉，只留一个后路。她还和妈

妈进行了一场长谈，讲了自己对未来的详细规划。

“我还和她说，妈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深圳吗？

我现在不是一个小孩，我是个成年人，有自己作选

择的权利，有自己职业发展的想法。我很感激妈妈

对我的爱，我也很爱你，但我不想一辈子都在你的

帮助下过。好多人说我是妈宝女，我不想让别人说

我是妈宝女，你要相信我能照顾好我自己。”最终，

妈妈同意了。

吴雪薇觉得，对父母言听计从的孩子，可能从

小就是被父母一直托举着长大的孩子，父母不会

轻易改变，需要孩子有足够的决心挣脱这个环境。

“我只有远离他们，他们对我的束缚才能少一些，

我自己能够更加清楚地看清这个世界。虽然它可

能是丑陋的，但是你必须自己经历过，这样才是属

于自己的人生。”

吴雪薇到达深圳的那天，正下着小雨。她独

自坐了 7个小时高铁，走出车站的瞬间几乎要开

心得蹦起来。“当我呼吸到深圳的第一口空气的

时候，觉得空气都是自由的，我终于要开启一段

新的生活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高艳外均为化名）

我的高考志愿是爸妈决定的，生活也是

实习生 周 冀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橡皮、水杯、书包……从初一下学期到初三

上学期，林宇的东西总是莫名其妙地消失，然

后出现在消防柜、椅背、黑板顶部，甚至是厕

所里。每当他感到焦头烂额时，“闹剧”的始

作俑者便会向周围同学炫耀：“看，他又被我

耍了！”

很多年后林宇才意识到，那时的自己遭遇

了校园欺凌。林宇虽然在初中时就读于重点

班，但由于在班内成绩落后，有些自卑，鲜少

发脾气，甚至有点“讨好型人格”。闹剧刚开

始时，他选择“退一步海阔天空”，然而忍让

没有换来欺凌的消减，反而渐渐地发展成为日

常。林宇也有过反抗，对方偶尔“消停”两

天，不久又变回老样子，最终林宇不再反击。

他回忆：“如果当时我的脾气硬一点，结果可

能会不一样”。

日前，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 《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

划 （2023—2025 年）》 明确提出，要重点关

注面临学业就业压力、经济困难、情感危机、

家庭变故、校园欺凌等风险因素以及校外实

习、社会实践等学习生活环境变化的学生。

校园生活、人际关系状况与学生的身心健

康息息相关。校园欺凌不论对欺凌者还是被欺

凌者，都容易产生消极影响。那么，校园欺凌

是否存在普遍规律？我们能否通过找到其中的共

同点，加以规避，从而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

有人认为：“在校园霸凌事件中，欺凌者一

定察觉到了被欺凌者心中那种被强烈抑制的攻击

性” 。心理咨询师严艺家表示，这个观点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从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的角度

看，‘不闹脾气’可能意味着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没有很多空间去学习建设性地表达内心，包括攻

击性在内的负面情绪；欺凌者往往习惯用破坏性

方式去表达攻击性及负面情感。”她表示，在后

者的眼中，前者就像“小绵羊”一般好欺负。

严艺家总结，具有以下 3种特质的孩子更容

易成为被欺凌对象：一是在肯定的声音中长大，

父母往往会夸赞其“好带”“不怎么发脾气”；二

是习惯被安排生活，缺乏独立做主和说“不”的

能力；三是身心常年遭遇粗暴对待，渐渐习惯被

持续侵入身心边界的体验，并在人际关系中无意

识复制这种关系。

在心理咨询过程中，湖北省心理卫生协会理

事贾洪武曾接触过不少遭遇过校园欺凌的孩子，

其中一部分的确有抑制自己攻击性的倾向。

“有的孩子接受了‘反暴力’教育，但不明白该

在他人侵犯到何种界限时反击。”贾洪武曾开导过

一个信奉“和平主义”的孩子，他在学校经常被恶

意骚扰。这个孩子虽然生气，可出于强烈的道德

感，他不愿以激烈的方式反击。接受心理咨询后，

他激烈地反抗了一次，才让自己脱困。

“还有的孩子，家庭条件不太好，或是留守

儿童、离异家庭子女，认为自己无法获得良好的

保护，不愿与人起冲突。”贾洪武接触过的另一

个小孩家境贫寒，父亲自小便和他强调“要夹着

尾巴做人”，因为“家里没地位、没关系”，对被

欺凌也持息事宁人的态度。这让孩子养成了讨好

他人、回避矛盾的性格，遭受欺凌后甚至抗拒、

害怕与人交往。

然而，贾洪武不认为被欺凌和抑制攻击性倾

向之间存在必然联系，“遭受欺凌的孩子也有没

有压抑攻击性的，只是他们没有反击成功的能

力”。在贾洪武看来，遭受欺凌的孩子大多具备

三个特征：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发育较晚以及

无法及时得到家庭的援助。其中，人际关系是最

主要的因素——被欺凌的孩子常常孤立无援。贾

洪武曾见过一个小学时期多次转学的小孩，因为

有些“土气”，常被欺负。欺凌者人多势众，他

不敢反抗，而作为转校生，他与其他孩子不熟

悉、没有交情，也没有人站出来制止欺凌。

对于习惯抑制攻击性的孩子，严艺家希望他

们能够觉察并承认自己的负面情绪，树立边界，

打造更安全的成长环境，同时也可以向信任的人

倾诉，避免陷入习得性无助的境遇。

贾洪武鼓励孩子积极发展自己的同伴关系，

避免落单。同时，及时解决同辈间的小矛盾可以

将欺凌扼杀于萌芽，让潜在的被欺凌者及时脱

困。对于已在遭受校园欺凌的孩子，要第一时间

严肃告知父母、老师，寻求家庭和学校方面的援助

与保护。

贾洪武认为，家长平时除了加强对孩子的思

想教育，鼓励孩子积极建立社交关系，还应认真倾

听孩子在校的故事，在可能发生欺凌时探究真相。

“老师在发现潜在的校园欺凌时，也应第一时

间去核实情况是否属实，采取行动帮助学生脱

困。”贾洪武曾接触过一个老师，他在得知欺凌事

件后，将双方喊到办公室，分别了解情况，接着为

两人澄清欺凌的不义、不利。他要求两人在班级里

公开和解，并承诺未来不再有类似的行为，否则便

将欺凌事件升级到校长、家长处理。很多年后，两

位同学感叹：“多亏了老师当年的调解”。

“学生一般会惧怕老师的权威，有能力的老师

若能第一时间介入，很多欺

凌便可能尽早被解决。”贾洪

武表示，如果遇到老师无法

调节的欺凌问题，由家长出

面协商，若再无果，便应报

警、寻求法律武器的保护。

（应受访者要求，林宇为
化名）

哪些特质的孩子，更容易遭遇校园欺凌？

□ 小月儿

李小杰是个初一男生，平时在班里

非常活跃，是出名的顽皮学生。一下课，

他就变成“猴王”般的人物，带着几个男

生上蹿下跳，追跑打闹。上课也时常坐不

住，老师只要一讲到让他可以联想发挥

的点，他就会跟身边的同学叽叽咕咕好

一阵儿，各科老师都批评过他，但李小杰

就是屡教不改，老师说急了，他就会情绪很

激动，冲老师瞪起他那双铜铃般的大眼，

眼珠都要凸出来似的。班主任很头疼，于

是带着李小杰一起来到咨询室向我求助。

我请李小杰坐下来，问他是否介意

班主任在场听我们谈，他说不介意。我请

他说明到咨询室来的缘由，他表述得很

清晰。于是我当着班主任的面表扬了他，

并且跟他说：“李小杰，依我对你的观察，

在心理课上我们的配合是非常好的，尽

管有时候你也会跟同学说话，但只要我

停下讲课看着你，都不用说什么，你就会

很快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作出调整。那你

能不能说说，在心理课上你是怎么做到

的呢？”

李小杰想了想，说：“您从不批评我，

只是用眼神清楚明确地让我意识到我的

行为打扰到了您，所以我就会改正。”

“你的意思是说，在其他老师的课堂

上，你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打扰到老师

了吗？”

“有时候是没意识到的。等我意识到

了老师就会批评我，一听到批评我就想

解释，想反抗，就会多说几句。老师就会更生气，说得更多，我

就有点儿控制不住情绪。”李小杰说得很真诚。

“你很棒呀，你能意识到问题所在，这很了不起。那你能不

能尝试再想想，为什么你会对老师的批评反应这么激烈呢？”

我问。

“可能是从小我爸就总骂我，骂急了就动手打，所以只要

有人批评我，我就很紧张。”

“你的分析很到位，这应该是个很重要的因素。那爸爸现

在还打你吗？”

“不打了，小时候打得多，后来上小学后慢慢就少了，偶尔

还会打，上中学后就没再打过我了。”

“当老师批评你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进入了以前那个让

你感到紧张的状态里，所以你会跟老师瞪眼睛、顶嘴，并不是

故意要跟老师对着干，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我问。

“我真的不是要故意跟老师作对，其实我也知道中学老师

们都挺温和的，但我就是有点儿控制不住。”

“你影响了课堂秩序，老师提醒你也是很正常的。但你跟

老师瞪眼、顶嘴，会耽误大家更多的课堂时间。为了大家都能

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控制一下自己

的情绪，你觉得可以吗？”我问他。

李小杰点点头，看着我。我冲他一笑：“当然啦，这对你来

说不容易，我也很理解你。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们该怎

么做才能帮你更好地控制情绪。”

李小杰似乎松了口气，说：“当我很明确地感到别人对我

很生气，我就会控制住。所以如果老师表现出很强烈的生气，

我就会闭嘴的。”

我笑了，“你刚才刚说过，中学的老师都挺温和的，老师

们也不是奥斯卡影帝，哪能那么精准地表现出很强烈的生

气呢？”

“也是。”李小杰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你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老师们发现你扰乱课堂秩序，就

直接叫你的名字，然后提醒你不要再说了。你介意老师在课堂

上公开点名批评你吗？”我问。

“不介意，这样最好了。这样我会知道是因为我打扰了课

堂，我会注意的。”李小杰很肯定地说。

“太好了，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班主任会帮我们把这个

办法转达给其他任课老师。还有个事儿需要你的帮助，课间你

经常会跟几个男生在教室内外追跑打闹，这样其实很不安全。

我看你在那几个男生中很有影响力，能不能你带个头，以后需

要运动就去操场，在教室内外别再打闹了，可以吗？”

“可以。”李小杰答应得很干脆。

坐在一旁看着的班主任老师说：“这次聊得太成功了，

我从没发现李小杰这么可爱的一面。我也知道了，之前的确

是老师们表达也有不到位的，我跟任课老师也沟通调整一

下。李小杰，希望我们以后也能配合得这么好，这样就不用

到咨询室来了。”

李小杰笑了，使劲儿点了点头。

☞咨询师感悟：
李小杰是个很有内在资源的孩子，他聪明、活泼又好动，

这样的孩子小时候少不了让父母头疼，所以父母管教无效的
时候就会忍不住吼他、打他。但是，这样的打骂并没有让孩子
发生好的转变，这种激烈的“愤怒”情绪表达，反而提高了孩子
对别人“愤怒”情绪的感受阈限，让孩子对低强度的“愤怒”表
达，如对批评和提醒置若罔闻，显得“不可理喻”。从这里我们
也看到了，父母在孩子幼年进行的管教中，若以打骂为主，因
为力量的悬殊孩子是会“屈服”的，看起来似乎暂时是父母“赢
了”，但实际上贻害无穷。真正好的教育是接得住孩子的情绪，
并陪伴孩子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这样才能“赢得”孩子。

在这次咨询中，我没有跟李小杰做任何对抗，而是以同盟
者的身份邀请他帮忙出谋划策，为共同营造良好课堂秩序做
贡献。这样的平等商讨，让李小杰感到被尊重，也让他感到自
己没有被“束缚和禁止”，而是可以在适度的范围控制自己，这
样的认知一旦形成，他就会慢慢意识到可以用新的模式去与
人相处，并且习得让老师喜欢的行为，建立新的可能性。在后
来班主任的反馈中，的确看到了李小杰的积极改变，让老师们
觉得他比之前可爱多了。

愿每一个李小杰都能被温柔以待，活出幸福、丰满的人生。

我
是
如
何
从
﹃
顽
皮
﹄
变
得
﹃
可
爱
﹄

真正好的教育是接得
住孩子的情绪，并陪伴孩
子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这
样才能“赢得”孩子。

本版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对孩子无所不管，像直升机在孩子上空盘旋，随时准备介入孩子的一
切：日常生活、考试升学、求职恋爱……这类家长被称为“直升机父母”。

“ 在 校 园 霸 凌 事 件 中 ，
欺凌者一定察觉到了被欺凌
者心中那种被强烈抑制的攻
击性。”

扫一扫 看视频


